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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听到吴老的名字是1979年在东北林学院（现东北林业大学，哈尔滨）本科上《树木学》

课，树木学老师黄普华教授介绍植被部分时提到即将出版的《中国植被》（1980，科学出版社）。

后来上的《植物生态学》课及做毕业论文，经常翻阅并学习《中国植被》，对主编吴征镒感到非常

敬仰。而真正第一次见到吴老则是1983年底，研究生时赴昆明参加云南省植物学会举办的生态地植

物学讲习班。由于要去版纳，不得不把从东北来时穿的棉衣留在昆明，就找昆明所的陈书坤老师帮

忙暂时存储一下。告知陈书坤老师在昆医（因为吴老不慎摔倒住院），当时只见到吴老躺在床上。

第一次聆听吴老做报告则在北京医科大学药学院植物教研室（现并入北京大学）做博士生阶段。

1986年10月《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在北京军事科学院招待所开会，晚上去看望东北林学院来的导师

黄普华教授，正赶上吴老做九寨沟的考察报告。记得当时吴老放很多彩色幻灯片，很感慨。他们在

九寨沟考察有很多新发现，包括忍冬属植物的一个新种。

1988年10月，中国植物学会在北京举行第55周年年会。《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副主编崔鸿宾

和办公室夏振岱老师推荐《中国植物志》大戟科大戟属的作者，因为植物志要完成，但这个类群还

没有找到合适的作者。吴老问了我的基本情况后并没有立即允许我承担，而且提出要看我的博士论

文。当时已经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东亚和南亚马兜铃属修订一文并投稿《植物分类学报》，于是

将副本交给吴老审阅。吴老看后问可否将这篇文章投《云南植物研究》；但已经给了《植物分类学

报》。于是吴老提出做大戟属可以，但希望以后大戟的文章要投《云南植物研究》。于是就有了后

来大戟属修订的三篇文章都投给了《云南植物研究》的事情。当时对大戟属不了解，加之很多人都

说大戟属很难，再说也没有做过的经验，于是请吴老掌舵，而且每篇文章吴老都亲自审理；他审稿

非常认真，而且多次提出意见；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大戟属的三篇中文和一篇英文都是和吴老联名发

表的原因。后来《中国植物志》44卷3册出版时，请吴老作共同作者，但吴老说我是主编，无论如

何都要负责；作者就免了。用现在的时髦称呼，吴老那时是我真正不挂名的博士后指导教师，而且

名字都不要！

1992年赴英国参加豆科会议，会后在邱园和爱丁堡植物园看标本，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吴老并

在爱丁堡同吃同住一周左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记得当初从伦敦乘火车去爱丁堡，是德铢到

车站接我到驻地。他当时正陪吴老在爱丁堡植物园的标本馆看标本。我就同他们一起住在一个华侨

的公寓里。每天去标本馆看标本，累了就到植物园里看植物并拍照；吴老告诉我很多植物，包括从

南美等地引种的植物，我几乎都不认识，而吴老能一一说出科属、学名及原产地。记得有天晚上

我们谈到邱园刚出版的《Vascular Plant Families and Genera》（1992）和《Authors of Plant Names》

（1992），特别是没有请中国人参与审核等，吴老非常严肃地说，那是偏见！我们做好工作，你们

年轻人一定努力，争取早日赶上来！1993年在日本横滨参加国际植物学大会，吴老就说过我们中国

人早晚会申办，关键看实力！吴老从前辈的手上接过接力棒，把《中国植物志》完成；同时发起并

回忆与吴老的往事 

马金双

（1955～），中国科学院上海辰山植物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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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了《中国植物志》英文修订版《Flora of China》的先期工作。如今，不但《Flora of China》完

成，第十九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也在积极准备中（深圳，2017）！吴老九泉之下，一定非常欣慰。

1994年，《中国植物志》即将完成，但一些类群还没有达到交稿的要求。鉴于我很快完成大戟

科大戟属的工作，吴老就让我协助我的博士导师诚静容教授进行卫矛科的工作；但是由于时间紧任

务重，我只承担了卫矛属的整理工作。这也是我成为《中国植物志》卫矛属的作者之一的原因（第

一和第二作者分别为我的博士导师诚静容和硕士导师黄普华）。当然更是我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在从

事卫矛属研究的缘由。

2004年到云南出差，在昆明所期间到家里看望了吴老；他嘱咐我一定做好卫矛属的工作，这

个类群我们有自己的优势，否则其他人搞不清。正是吴老的嘱托，使得我能够继续从事这个类群的

研究直至今天。2009年春天我经昆明赴印度调研，在周浙昆的陪同下去吴老在城里的家中看望，并

受赠《百兼杂感随忆》（2008，科学出版社）。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2009年回到昆明工作，查找有

关《东亚高等植物分类学文献概览》一书编写需要的资料，吴老嘱咐助理让我到他在所里的书房自

己查找。我在吴老的书房里看了几天，不仅看到了吴老的全部收藏（不包括信件），更觉察到吴老

的细心与敬业，真的非一般学者所能想象。吴老从来不丢弃任何信息，哪怕是一般的会议通知都保

留下来。正是这样的收藏，才使我找到了《中国植物志参考文献目录》（中国植物志参考资料6，

中国植物志植物中文名称；内部资料，1975）。该类资料在全国有关的图书馆都没有收藏（有的甚

至当废纸卖掉）；问遍大江南北的专家学者，没有一个人保存。最后在吴老的书房里找到这个八开

本的68页内部资料。它不仅记载了历史，更使得我们知晓《中国植物志》编写初期还是有这样的工

作；如果坚持下来不至于后期出现中文名重名都不知道的现象。吴老留给后代的不仅仅是资料，更

有珍贵的历史传承！

2013年吴老的遗体告别和追悼会我正在海外，很遗憾未能参加。今提笔记录过去作为不挂名学

生的点滴，缅怀先生，并鞭策自己。

2009年9月14日拜访吴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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